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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恐怖主义

中东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策源地的原因分析∗

金良祥

摘　 　 要： 近年来，中东地区成为恐怖主义策源地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以解决就业问

题为主要任务的工业化进程遭遇瓶颈；二是以建立强有力中央政府为主要任务的民族

国家建构受挫；三是以地区国家相互协调解决安全问题为主要任务的地区主义严重缺

失。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中东国家自身建设方面的原因，也是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所

致。 外部大国和地区国家的消极反恐政策进一步导致 ２１ 世纪以来地区“越反越恐”现

象的产生。 外部大国和地区国家能否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思维将是决定国

际反恐斗争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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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中东恐怖主义的研究中，西方学术界倾向于从宗教视角探寻该地区恐怖

主义的根源。 尽管这种研究范式在西方学界非常流行，但由于它反映的是西方世界

对伊斯兰教固有的误解和偏见，因此缺乏全面性。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

诞生于中东地区的一神教，具有一些相似性。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是长期往来

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商人，该地区广为流传的故事因而成为伊斯兰教

教义的重要来源。② “如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崇尚和平、关爱生命。”③在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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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市教委高校智库内涵建设项目“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 （ＫＹ０１ＣＯ２２０１６１３）的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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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形成均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 因此，本文的

研究将侧重于宗教极端主义受众群体的成因。 近年来，中东、非洲乃至欧美国家大

量青年成为宗教极端思想的追随者，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

件。 本文认为，上述现象的原因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突出表现为地区国

家工业化、民族国家建构以及地区主义的失败。 阿拉伯国家的自身建设问题，以及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都是造成此类现象的重要原因所在。 同时，西方大国

和地区国家将反恐问题工具化则是造成“９·１１”事件以后中东“越反越恐”现象的主

要原因。

一、 中东地区宗教极端主义蔓延的原因

宗教极端主义是当今中东恐怖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中东地区宗教极端主义的

形成和扩散既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也有着国家治理和地区治理失败等

方面的原因。

（一） 工业化失败是少数阿拉伯国家青年成为宗教极端主义思潮追随者的经济

和社会根源。

尽管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但工业化作为现代国家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并未削

弱。 工业化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既是现代国家保障就业的重要手段，也是其他产

业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由于普遍没有实现工业化，阿拉伯国家的第三产业发

展也严重滞后于世界其他地区。 此外，工业化也是培育具有理性主义精神的中产阶

层的必要条件。

根据收入水平，阿拉伯世界可以简单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高收入的海湾阿拉伯

产油国，另一类是其他低收入的阿拉伯国家。 尽管收入水平不同，但无论是前者还

是后者都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海湾阿拉伯产油

国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开采一夜暴富，迅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收入水平

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业化的提升或完成，也不意味着充分就业和社会的整体发展。

部分阿拉伯产油国虽然建立了石化工业，利用石油财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但真正

从事这些行业的并非本国就业人口，而是外来劳工。 相反，大量本国青年却坐拥财

富而无需就业。 这可以从海湾阿拉伯国家外来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中看出，如卡塔

尔的外来人口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８４．９１％，而阿联酋的外来人口更是高达 ８８．５％，

即使是本国人口较多的沙特，外来人口比例也占 ３２．９９％（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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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海湾阿拉伯国家外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国名 人口总数（万） 本国人口（万） 外来人口（万） 外来人口比例

沙特 ３，０７７ ２，０６２ １，０１５ ３２．９９％

阿联酋 ９３０ １０７ ８２３ ８８．５０％

卡塔尔 ２１２ ３２ １８０ ８４．９１％

科威特 ３９７ １２４ ２７３ ６８．７７％

阿曼 ４０９ ２３０ １７９ ４３．７７％

巴林 １２４ ６１ ６３ ５０．８１％

数据来源： 参见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６７６２０５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大多因为国家财政极为贫弱，不仅从未建立完整的工业体

系，也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产业结构，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这些国家在经

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被日益边缘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弃儿”。 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虽

然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但并未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 当前，农

业和畜牧业仍然是相当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经济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阿拉伯国家的就业形势，特别是青年就业

形势一直非常严峻。 联合国发展署出版的《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揭示了阿拉伯国

家面临的严峻现实。 据 ２００９ 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统计，２００５ 年阿拉伯国家约

有 ２０．３％的人口生活在每天不足两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之下，其中，埃及低于国际

贫困线标准之下的人口比例为 ４１％，也门低于国际贫困线标准之下的人口比例为

５９．５％。 ２００５ 年，阿拉伯国家平均失业率为 １４．４％，其中毛里塔尼亚失业率为 ２２％，

而当年全球平均失业率为 ６．３％。① 同样，美国和平基金会发布的“２０１５ 年脆弱国家

指数”根据人口压力、难民和流离失所群体、不平衡发展、贫困和经济衰退、国家合法

性、公共服务、人权、安全设施、外部干预等指标，对全球 １７８ 个国家进行了统计，索马

里（第二）、苏丹（第四）、也门（第七）、叙利亚（第九）四个阿拉伯国家进入全球十大

脆弱国家的行列。②

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当政府缺乏为青年群体提供就业保障的能力而导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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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ｒａｂ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０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ｆｏｒ Ａｒ⁃
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ＢＡＳ）， ２００９， ｐｐ．９－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ｄｐ．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ｕｎｄｐ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ＨＤＲ ／ ａｈｄｒ２００９ｅ．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ｈｔｔｐ： ／ ／ ｆｓｉ． ｆｕｎｄｆｏｒｐｅａｃｅ． ｏｒｇ ／ 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２０１５，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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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工作时，他们便会寻求其他“实现自我”的途径，其中不乏走向街头进行示威抗

议，或者接受极端宗教意识形态的蛊惑走上战场的人。 ２０１１ 年发端于突尼斯的“阿

拉伯之春”，此后演变成一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示威抗议浪潮，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大量青年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对政府抱有不满情绪。 突尼斯青年布瓦吉吉自焚事

件充分显示了青年失业可能对政权稳定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除了活跃于街头的青年群体外，有的青年则追随极端组织，并最终走上战场。

青年群体不仅是“基地”组织的中坚力量，也是“伊斯兰国”组织重要的招募对象。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的 ２１ 名肇事“基地”组织成员中，有 １７ 名是来自沙特的青年。①

有数据显示，“伊斯兰国”组织外籍战斗人员数量已逾万人，有些来自失业率较高的

贫穷阿拉伯国家，如突尼斯（约 ６，０００ 人）、约旦（约 ２，０００ 人）等，有些则来自富裕海

湾阿拉伯产油国，如沙特（２，５００ 人）等。②

（二） 民族国家建构的失败为恐怖主义滋生创造了条件。

以民族国家认同为核心的国家结构以及民族国家体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却

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宗教共同体观念、

真主主权观念以及“圣战”观念是伊斯兰国际体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西方的民族

国家体系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并成为伊斯兰世界与国际体系关系紧张的根源

之一。③ 然而，民族国家体系无论合理与否，却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重要基础，

并成为国内治理的外部结构。 主动适应则是伊斯兰世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民族国家建构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意义主要在于中央政府权威的确立和得到认

可。④ “没有政府，就没有国家。”⑤诚然，阿拉伯国家已经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

治架构，共和制国家不仅有总统、总理以及内阁部长等职位，还有议会和司法机关，

君主制国家除了王室以外，还设立了各种具有立法和司法职能的委员会。⑥ 然而，现

代民族国家的结构形式并不能掩盖阿拉伯国家政治社会的传统性。 阿拉伯世界大

体上仍然是一个由宗教和部落组成的社会，对宗教和部落的认同远高于对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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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威烈等：《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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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同。 不仅如此，宗教的不同派系，以及部落内部不同势力的划分，成为现代阿拉

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宗教、教派、部落、族群矛盾深刻影响着中东的民族国家建构。 例如，黎巴嫩的

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分别掌握总统、总理和议长三大政治核心

职位，该国虽然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但其境内什叶派力量黎巴嫩真主党

对伊朗唯命是从，对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的教派认同甚至超越对中央政府权威的

认同。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则由什叶派担任总理，库尔德人担任总统，逊尼派

出任议长，但掌握实权的什叶派在外交上也唯伊朗马首是瞻，库尔德人更热衷于维

护其自治权，逊尼派则积极寻求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逊尼派的政治支持，这导致

伊拉克政治呈现出明显的分裂和分化特征。 利比亚则是由部落组成的社会，卡扎菲

时期，国家政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个部落集团对另一个部落集团的统治；利比

亚内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部落集团对另一个部落集团的战争。①

因此，对各自宗教和部落认同的强化客观上增加了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

难度，直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最终导致国家有效治理的缺位。 混乱和失序

是中央政府权威得不到认同和认可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国家治理的缺位为恐怖主义

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黎巴嫩、伊拉克、也门、索马里以及利比亚是上述情况的极端体

现，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但程度不一。

当然，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和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等部分阿拉伯国家推行的威

权统治，在客观上压制了青年群体以及社会各阶层合理的政治表达，助长了他们对

中央政府权威的不满，并最终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弱化。

（三） 地区主义的失败为恐怖主义势力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条件。

地区主义不仅包括地区经济一体化，还包括地区内国家特别是地区大国之间在

政治和安全领域内的政策协调。 二战后，欧洲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在于一体化进程的

不断深化，东亚的崛起也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地区国家之间的频繁互动以及在重大

分歧上保持克制的态度。

中东地区因其宗教、民族和部落矛盾以及不同族群跨境而居等复杂的现实情

况，本就需要国家之间相互协调，尤其在安全领域加强合作。 然而，由于中东地区不

存在一个能够涵盖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以及以色列的地区安全框架和地区组

织，因此建立中东地区集体安全机制至今遥遥无期。 成立于 １９４５ 年的阿拉伯国家联

盟是世界上最早的区域组织之一，但因内部分裂未能在安全问题上发挥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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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的目的主要是防止 １９７９ 年后伊朗对外输出“革命”，曾在安全

问题上发挥过一定作用。 然而，海合会于 ２０１１ 年卷入巴林危机以及 ２０１５ 年强力介

入也门乱局，表明该组织更像是军事集团或者诸多冲突的一方，而不是协调海湾地

区内各方安全利益的包容性机制或组织。

地区主义的缺位无疑为“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政治实体化创造了条

件。 “伊斯兰国”组织存在于内陆地区，如果其武器供应系统、对外传播的互联网系

统、石油走私系统以及对外贸易系统被切断，其向外拓展的势头将得到有效遏制。

“伊斯兰国”组织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大国间缺乏有效措施

遏制其发展的安全合作机制。

二、 西方国家的政策与中东恐怖主义

工业化、国家建构和地区主义的失败固然有阿拉伯国家自身文化传统、地理环

境和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但美欧等西方国家作为数百年来对中东地区有着重要影

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外部力量，其推行的中东政策也是造成中东宗教极端主义蔓

延的重要原因。

第一，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强势竞争和利己政策是导致阿拉伯世界工业化发

展滞后的重要外部原因。 自然条件是制约阿拉伯世界工业化的重要内因之一。 除

海湾地区盛产石油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属于资源匮乏型国家。 阿拉伯世界

虽地域广袤，但大多为沙漠地带，不仅严重缺乏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大量水资源，

而且人口密度不够，劳动力资源不够集中。 这些因素客观上制约了阿拉伯国家工业

化进程的发展。 但欧洲国家长期殖民中东的历史遗产和利己的经济政策构成了阿

拉伯国家工业化落后的重要外部原因。 阿拉伯世界与欧洲国家隔地中海相望，但无

论是在政治安全方面，还是经济方面，地中海都没有成为能够保护阿拉伯世界的屏

障。 相反，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地中海进入中东地区，并得以一度长期殖民阿拉伯国

家的。 在经济上，欧洲地区的商品通过地中海不断销往阿拉伯国家。 在此背景下，

阿拉伯国家不仅丧失了工业化的动力，而且丧失了基本的竞争力。 不仅如此，欧洲

国家的竞争也是阿拉伯国家产品未能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原因。 北非阿拉伯国家

和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地质和气候条件类似，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橄榄油远销世界各

地，而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的橄榄油则滞销国内，这显然和欧洲国家的强势竞争有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欧洲国家倡议的“欧洲—地中海伙伴计划”（又称“巴塞罗那进

程”）表面上承诺建立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地区，但实则是欧洲国家在经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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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背景下为实现自身利益，重新将地中海沿岸国家纳入由其主导的跨地中海地区

经济体系的战略措施。 尽管地中海沿岸国家对欧盟的出口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在工

业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方面为上述国家带来实质利益。 在贸易结构方面，地中海国

家出口到欧盟的货物主要是能源和初级产品，而非工业品。 地中海国家不仅受损于

欧盟保护主义的农业政策，还受害于欧盟强加给纺织业的严格限制。①

第二，西方国家的干预破坏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 对于任何非西

方社会来说，构建一个以强有力中央政府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结构都具有相当的难

度，阿拉伯国家也不例外，因为民族国家本身是产生于并适应西方文化的政治和社

会结构。 对于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而言，外部力量本应采取宽容和支持的立

场。 然而，西方国家非但没有在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采取支持立场，

反而多次以推动中东国家民主化等不同理由进行军事干预甚至发动战争，即使是出

于善意，也在客观上破坏了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

２０１１ 年，西方国家滥用联合国关于设立禁飞区的授权发动了利比亚战争，既推

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也摧毁了该国脆弱的民族国家结构。 对此，基辛格指出，

“利比亚地广人稀，彼此争斗的不同教派和部落除了曾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外，没有共

同历史。 推翻暴戾的独裁者卡扎菲产生的实际结果，是抹掉了带有国家统治色彩的

所有痕迹”②。

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对内具有独裁的各种特征，包括残酷

镇压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反政府力量，对外则表现出挑战国际体系规则的倾向，如

先后对伊朗和科威特发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 但不能否认，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

通过威权统治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利用这种权威制约了国内矛盾的发展。 同

时，该时期伊拉克作为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意识也基本确立起来，突出表现为两伊战

争期间大量伊拉克什叶派力量超越宗教认同而追随萨达姆政权进攻伊朗。 然而，美

国先是以反恐反核扩散，后以反独裁等十分牵强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推翻

了萨达姆政权，而且摧毁了伊拉克本已十分脆弱的民族国家结构，并直接导致战后

伊拉克局势长期混乱。

叙利亚也是由不同民族和教派构成的国家，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来自占全国人

口不足 １０％的阿拉维派，该派是什叶派的分支，其余人口大多为逊尼派和基督徒。

尽管阿萨德政权的建立是否合乎民主程序一直饱受争议，但该政权事实上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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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沈芳：《巴塞罗那进程十五年：回顾与评估》，载《当代世界》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１ 期，第 ３６－３９ 页。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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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进行超越教派的统治，具有民族国家结构的特点。① ２０１１ 年

“阿拉伯之春”以来，西方国家以推广民主为由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致力于推翻阿萨

德政权，不仅威胁到政权稳定，而且威胁到叙利亚本已非常脆弱的民族国家结构。

第三，西方国家的平衡和分化政策是造成中东地区分裂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期，英法两个大国之间达成《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各自在中东地区的

势力范围，构成此后中东地区分裂版图的原型。 不仅如此，西方因素也贯穿了中东

地区分裂进程的每一个阶段，并使得该地区的分裂态势不断加深。②

冷战结束后，以海湾战争为分水岭，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由美国主导的单极霸

权。 为实现对中东地区的掌控，美国将该地区的力量划分为两类，一是亲美温和力

量，包括海湾国家、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埃及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等；二是

反美“激进”力量，包括伊朗、利比亚、叙利亚、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黎巴嫩真主党、

巴勒斯坦哈马斯等。 这种划分意在鼓励和支持亲美温和力量对抗反美“激进”力量，

不仅加剧了地区国家间的对抗，而且加剧了地区分裂的态势。 中东地区国家之所以

难以在反恐等重大地区问题上保持协调，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人为制造的矛盾和利益

分歧密切相关。

三、 外部和地区大国的消极反恐政策与“越反越恐”现象

自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开启了全球性反恐运

动。 然而 １５ 年来，国际恐怖主义非但没有被根除，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 阿

富汗塔利班势力历经多年围剿，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伊拉克的“基地”组织分支最终

发展壮大，演变为席卷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广大地区的“伊斯兰国”组织，并且在世界

各地到处煽风点火。 这凸显了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越反越恐”现象，造成这一现

象的原因固然包括恐怖主义自身的顽固性，但同时也是外部和地区大国没有采取适

应反恐形势需要的政策所致。

第一，美国等国的消极反恐政策非但不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反而成为恐怖主

义滋生的重要原因。 尽管人们无须质疑 ２００１ 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所包含的真实

反恐意图，因为“９·１１”事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安全冲击为美国的反恐战

争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此后 １５ 年间，美国在中东地区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否真正出

于反恐目的，仍存在诸多疑点。 换言之，美国也许抱持了一种反恐的“善意”，但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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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第 ２８７－３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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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则是将反恐作为一种名义或者是一种次要目标，以服务于其他目标。

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之一是正在寻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有牵连。 但直至战争结束，美国仍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证

据证明萨达姆政权支持“基地”组织，也没有找到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的证据。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实目的意在按照美国的政治模式对伊拉克进行

民主化改造，并试图以此作为其中东地区民主化改造的样板。 尽管美国试图自圆其

说，将民主化解读为根除恐怖主义的手段，但这反而暴露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推广其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意图。① 事实表明，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非但没

有根除恐怖主义，反而使得伊拉克成为恐怖主义势力新的策源地。 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致使伊拉克陷入了安全真空，为恐怖主义势力在该国

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条件。

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可以解读为“待在必须待在的地方，能撤离时就撤

离（ｅｎｇａｇｅ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ｍｕｓｔ，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 ｗｈｅｎ ｗｅ ｃａｎ）”，②这一政策调整从反面表明，美

国并不是真正致力于国际反恐大义的国家。 如同推翻萨达姆政权并解散其安全部

队造成了伊拉克安全真空一样，奥巴马撤军伊拉克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由于秩

序失控，伊拉克成为“基地”组织赖以扩大影响的另一重要战略据点。 在此情况下，

美国本应加大反恐力度，然而奥巴马政府非但没有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反而在伊

拉克安全部队并不具备反恐能力的情况下草率做出了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致使伊

拉克安全形势每况愈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乘机坐大。

同样，当“伊斯兰国”组织于 ２０１４ 年初迅猛扩张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后，美

国迫于压力不得不加大其在中东地区的反恐力度。 美国所采取的行动固然具有反

恐的一面，但其他意图也同样存在，甚至希望借助“伊斯兰国”组织力量推翻叙利亚

阿萨德政权的目标。 比如，美国为“叙利亚自由军”提供的武器落入了“伊斯兰国”组

织之手，美国也没有在其完全有能力的情况下摧毁“伊斯兰国”组织走私石油的通

道。③ 在俄罗斯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开始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后，美国和法国也加大了

对中东地区军事投入的力度。 就其时机选择而言，此举与其说是反恐，不如说是为

了与俄罗斯争夺中东问题的话语权和地缘政治影响力。

总而言之，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虽然一直高举反恐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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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林聪：《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３３２－３３６ 页。
Ｓｈａｄｉ Ｈａｍｉｄ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ｄａｖｉｌｌｅ，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ａｃ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３， ｐ． ９６．
朱威烈：《反恐统一战线，伊斯兰国家是主体》，载《环球时报》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 １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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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反恐战略，而是将反恐问题作为推行中东政策的工具。 美国以

反恐名义发动的战争非但没有达到消灭恐怖主义的目的，反而制造了恐怖主义赖以

滋生所需要的土壤。 奥巴马政府“躲避”和“利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政策更为

该组织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第二，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既没有达到治标的目的，也不可能完成治本的任务。

诚然，军事手段在反恐方面的确取得过一些积极的成效，特别是在外部大国空中打

击和当地地面武装相互配合的情况下，反恐战争能够取得势如破竹的效果。 如 ２００１

年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以及 ２０１５ 年第四季度俄罗斯和美国相继在叙利亚和伊拉克

战场加大力度，取得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收复失地战役的重要胜利等。 这些外部

军事干预确实摧毁了“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控制的基础设施，如石油走私

的运输系统等，而且能够摧毁它们的有生力量。

在当前恐怖主义势力“准国家化”的背景下，外部大国的军事打击也许是一种无

法回避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是一种必然有效的解决办法。

即使外部大国没有对反恐问题采取工具化的立场，真正致力于反恐战争，其军事干

预的手段也无法达到消灭恐怖主义势力的目的。 军事干预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西

方国家崇尚实力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真正有效的反恐治本手段。

过于依赖外部大国军事干预解决反恐问题的错误在于将该模式在传统安全领

域内的成功经验应用于非传统安全领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海湾战争为标志，外部

大国的军事干预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上述军事行动涉及的是传统安全领

域，其对象是特定国家的成建制军队。 而如今活跃在中东地区以“伊斯兰国”组织为

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是植根于该地区脆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并拥有极端意识形态

体系的恐怖组织，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即使能够部分摧毁其有形力量，也断然难以

破坏其组织机制和网络，①因为军事打击无法根除无形的且基于特定经济基础的思

想意识。

美国虽然在 ２００１ 年摧毁了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及其基础设

施，但并没有消灭恐怖主义，反而使得阿富汗成为向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源源不断输

送恐怖主义力量和意识形态的策源地之一。 ２００３ 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在伊

拉克所实施的军事行动有反恐的一面，但终究也未能剿灭恐怖主义势力。 同样，即

使美国等外部大国能够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的部分有生力量以及基础设施，也断然

难以从根本上防止恐怖主义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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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ａｒｅｄ Ｃｏｈｅｎ，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ｐ． ５２－５８．



中东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策源地的原因分析
􀪇􀪇􀪇􀪇􀪇􀪇􀪇􀪇􀪇􀪇􀪇􀪇􀪇􀪇􀪇􀪇􀪇􀪇􀪇􀪇􀪇􀪇􀪇􀪇􀪇􀪇􀪇􀪇􀪇􀪇􀪇􀪇􀪇􀪇􀪇􀪇􀪇􀪇􀪇􀪇􀪇􀪇􀪇􀪇􀪇􀪇􀪇􀪇􀪇􀪇􀪇􀪇􀪇􀪇􀪇􀪇􀪇􀪇􀪇􀪇􀪇􀪇􀪇􀪇

此外，外部大国的军事干预也更容易被极端主义势力解读为外部入侵，或者是西

方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欺辱，并成为恐怖主义势力借以招募新成员的口号。 无论是对

于中东本土的年轻人，还是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被边缘化的穆斯林群体来说，反对西方

入侵都是极具煽动性的口号。 哈佛大学斯蒂芬·沃尔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ｔ）认为，“伊斯兰

国”组织已经演变为一个“革命性国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外部力量推翻一个革命

性的国家往往会加强强硬派的力量，助其扩大影响，起到相反的作用。①

第三，部分地区内国家的消极态度是“越反越恐”现象的另一深层根源。 中东地

区恐怖主义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地区主义的缺位。 “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标

志着恐怖主义势力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而是已经演变为谋求控制一定规模

的领土和人口，并按照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其进行统治的政治实体。 但如前文指

出，其生存依赖于一系列后勤保障和供应系统，包括武器走私系统、石油走私系统、

金融系统、对外传播的互联网系统以及人员招募系统等，若能切断上述任何一个系

统都将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生存造成有效打击。

然而事实可能比地区主义的缺失更为严重。 一些与“伊斯兰国”组织在地理上

相邻的国家不仅不愿投入必要的资源来切断恐怖主义的后勤供应保障体系，反而竭

力利用恐怖主义势力服务于本国的国内政治，以及借此在地区内扩大地缘政治影

响，甚至为“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的石油走私提供便利，并从中渔利。 俄

罗斯官方以及媒体所列举的一些关于地区国家与“伊斯兰国”组织势力保持经济联

系的证据并非空穴来风。 这些利益链条的存在不仅使“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

势力滋生，而且为其壮大创造了条件。 总之，邻近国家的纵容甚至支持是“伊斯兰

国”组织崛起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区内国家组建了由数十个伊斯兰国家组成的反恐联盟，并试图显示其反

恐立场。 但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反恐，不如说是利用反恐问题确立某些特定大国在伊

斯兰世界的政治地位，只是反恐问题工具化的另一种体现而已。

四、 结语

“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 尽管人类

智慧和手段已经高度发达，但仍将长期面临恐怖主义威胁。 反恐将是长期挑战，“防”

恐将可能成为人类不得不有所侧重的选项。 病急治标，病缓治本。 国际社会既面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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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紧迫任务，也面临治本这一长期挑战。 所谓治标，指的是消灭恐怖主义的基础设施

和有生力量，破坏其赖以生存的组织机制和体系，暂时缓解恐怖主义威胁的紧迫性；所

谓治本，指的是根除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滋生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优化地区治理环境。

无论是治标还是治本，反恐的关键在于国际社会和地区内国家能否真正超越地

缘政治和狭隘的国家利益，真正携手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 对于国

际社会来说，当务之急固然包括对恐怖主义势力进行空中打击，但更为重要的则是

促使和施压地区国家共同切断“伊斯兰国”组织的后勤保障系统。 一是需要按照上

述目标要求加强地区国家的能力建设；二是施压部分地区国家，促其致力于采取上

述措施；三是促进地区国家加强协调，共同加强边界和互联网的管理，切断“伊斯兰

国”组织对外联系的渠道。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治本的任务主要在于地区国家自身。 一是阿

拉伯国家能否按照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的需要制定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二是阿拉

伯国家能否长期一以贯之地按照建设有效中央政府的要求加强民族国家建构；三是

地区国家能否从地区安全形势大局出发加强协调，既共同致力于经济一体化，也致

力于政治和安全领域内的合作。 应对“伊斯兰国”组织更好的方式是“地区国家耐心

地遏制其力量增长”①，外部大国提供必要的支持。

实现上述任务既需要地区内国家以宽广的胸怀实施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地区

政策，更需要域外大国抛弃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②支持地区内国家建设强有力政府

的努力，推动和支持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则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为平

衡的发展，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将一些国家纳入自己经济增长的轨道和体系。

当然，中东地区各种宗教、民族和部落矛盾根深蒂固，国家之间的矛盾错综复

杂，大国特别是西方大国不愿放弃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地区国家实现超越狭隘民

族的任务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如此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东地区

的恐怖主义仍将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如何在“反”恐的同时加强“防”恐也同样是

艰巨的任务。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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